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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的国家叙事：宗教、外交和大国地位
文／刘中民

在各种力量激烈角逐的中东，

如何避免因内部革命或政变导致江山

易主，如何规避因外部干预发生政权

更迭，都需要高超的统治艺术和外交

艺术。从20世纪50～60年代的阿拉伯

民族主义革命浪潮，到今天的“阿拉

伯之春”，多数中东国家都未能逃避

改朝换代的历史命运。尤其在当前，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共和

制国家先后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政权变

更，叙利亚危机处在胶着状态，伊朗

的国际处境愈发艰难。其中，只有一

个特例，那就是沙特阿拉伯，它远不

是中东最自由、民主、开放的君主制

国家，但却在周围的惊涛骇浪中几十

年如一日地安然无恙。对于“阿拉伯

之春”，有西方媒体形象地说，“穿长

袍的笑了，穿西服的哭了”。沙特就是

“长袍国家”中的大哥大。

有人认为，后“阿拉伯之春”时

代，阿拉伯世界将形成君主制国家与“后

革命民主国家”两大阵营的对峙，沙特

无疑是前一阵营的核心国家；但也有人

坚持认为，沙特安稳的表象下面其实早

已暗流涌动，再加上其严峻的王位继承

问题（阿卜杜拉国王已是88岁高龄，83

岁的王储苏尔坦去年刚刚病逝，去年受

封的新王储纳伊夫也已经79岁），未来

主导中东事务的将是土耳其、伊朗、以

色列和埃及，沙特不在其列。不过在笔

者看来，作为兼具世界能源大国、伊斯

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护持

者”、海合会领袖、G20成员国等多重

身份的地区大国，不论是现在，还是未

来，沙特都在中东事务乃至世界事务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撇开地缘、能源等因

素不谈，伊斯兰教因素在沙特的崛起过

程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确立伊斯兰教中心地位

沙特是通过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教

派的结盟建立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君主制

国家。创立于18世纪的瓦哈比派属于伊

斯兰逊尼派，其基本原则是：严格执行

《古兰经》和圣训，实现信仰的净化和

传统的复归；反对多神信仰和苏菲神

秘主义，主张回归伊斯兰传统生活方式

和社会习俗。沙特家族积极利用瓦哈比

派，通过“圣战”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

重新统一。1926年，现代沙特王国的创

始人伊本·沙特被拥戴为“汉志、内志

及归属地区国王”，标志着第三沙特

王国的建立。同一年，在伊本·沙特的

 阿拉伯民族主
义革命浪潮、伊朗

的 伊 斯 兰 革 命 输

出、西方的反恐战

争、美国的中东改

造计划、“阿拉伯之

春”⋯⋯面对一个又

一个外部挑战，沙

特不仅保持了其君

主制政教合一政权

的历史延续性，并

且成长为举重若轻

的地区大国。

3月，沙特外长（右）会

晤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希

拉里。 图片来源/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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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下，在麦加成立了“世界穆斯林

大会”（沙特后来将其总部迁至巴基

斯坦），宣布伊本·沙特为“圣地护

主”，进而为沙特确立在阿拉伯世界的

精神领袖地位奠定了基础。

1932年沙特正式独立后，伊本·沙

特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拥有

‘圣地护主’称号的伊斯兰国家，只有

坚持伊斯兰教义，保持国体的伊斯兰特

色，才能始终得到崇尚伊斯兰教的沙特

国民和世界穆斯林的支持，从而巩固政

权和国家”。因此，从立国之初起，泛

伊斯兰主义就在沙特的外交理念中得到

了明确体现，它强调保障圣地安全和穆

斯林朝觐安全的重要性，主张穆斯林只

有在国际事务中统一立场并协调行动，

才能完成对真主的义务。

20世纪50年代后，沙特遇到了严峻

的外部挑战。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

胜利后，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革命风起

云涌，陆续建立起一批奉行世俗民族主

义的共和制国家，冲击着沙特的君主制

政权；美国通过推行“杜鲁门主义”和

“艾森豪威尔主义”，取代英国获得

了对中东的主导权；苏联积极向埃及、

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和

军事渗透；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

全面爆发，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构成直接

威胁。在此背景下，沙特一方面接受美

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并与之进行军事

与安全合作，一方面又抵制美英倡导的

“中东司令部”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一

方面抵制埃及输出民族主义革命，一方

面又联合埃及反对约旦和伊拉克哈希姆

家族主导阿拉伯事务，反对巴格达条约

组织。在这股民族主义革命浪潮中，埃

及、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的

君主制政权纷纷落马，而沙特则安然无

恙，一如今日之变局。

全面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外交

在很长一段时间，伊斯兰教被沙

特视作抵御各种外部挑战的“盾牌”，

在国际上反对以苏联为代表的无神论

和共产主义，反对以色列的犹太复国

主义，在阿拉伯世界遏制民族主义的扩

张。一方面，沙特通过建立一系列伊斯

兰组织，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巩固沙特

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除了1926年

成立的世界穆斯林大会，沙特还成立了

世界穆斯林联盟（1962年）、伊斯兰会

议组织（1971年）、世界穆斯林青年大

会（1972年）、世界清真寺最高理事会

（1975年）等组织。另一方面，沙特积

极运用石油美元推行“里亚尔（沙特货

币）外交”，通过援助伊斯兰国家，确

立和巩固沙特的领导地位。为此，沙特

政府于1974年倡议创立了“伊斯兰发展

银行”，其90%以上的资金来自沙特，

向数十个伊斯兰国家和组织提供了巨额

援助。

此外，沙特利用1967年第三次中

东战争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日趋衰落的机

会，加大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以

泛伊斯兰主义加强联合反以斗争。当时

的沙特国王费萨尔不仅竭力支持1967年

第四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确定的对以

“三不政策”（不承认、不和解、不谈

判），并亲赴耶路撒冷祈祷，向阿拉

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提供巨额援助。在

沙特倡导下，1971年成立了最具影响

力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伊斯兰会

议组织。

1975年费萨尔遇刺身亡。巧合的

是，其后中东也进入了多事之秋。埃以

媾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伊朗伊斯

兰革命、阿富汗抗苏战争、两伊战争、

海湾战争⋯⋯面对新一轮挑战，沙特将

泛伊斯兰主义与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国家

利益相结合，实行更加务实灵活的外交

政策。

1979年伊朗爆发什叶派伊斯兰革

命，并将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作为

输出革命的首要对象。沙特在政权体

制、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层面均受到严

重冲击，国内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随之

崛起。1979年11月，受伊朗影响的伊斯

兰极端分子武装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

面对来自伊朗的压力，沙特首先派出政

府军镇压占领大清真寺的极端分子，处

决了包括部分外籍阿拉伯人在内的63名

极端分子。其次，镇压了伊朗唆使下的

东方省什叶派起义，通过改善社会福利

等安抚政策，应对国内伊斯兰政治反对

派的压力。再次，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

拉克，在战争期间向伊拉克提供了高达

300亿美元的援助。在沙特的领导下，

1981年海湾六国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

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抵制伊朗的渗透。

最后，通过支持阿富汗“圣战”者的反

苏战争以及后来成立的塔利班政权，构

筑防范伊朗输出革命的“防护墙”。直

到9.11事件以后，沙特才改变支持塔利

班政权的政策。

在海湾战争期间，沙特不仅允许

美国在沙特驻军，还参加了多国部队对

伊拉克的作战，招

致了国内很多人的

反对。为此，沙特

采取了不少应对措

施：颁布法令，强

化伊斯兰特征；成

立协商会议，推进

政治变革；重新审

议对外援助政策，确保国内稳定；逮捕

国内伊斯兰骨干分子。其中，与外交密

切相关的主要是重新审议援助国外伊

斯兰组织政策，旨在切断宗教反对派

的国际联系。最突出的事例是1994年

沙特宣布剥夺本·拉登的公民资格，

最终导致本·拉登与沙特王室决裂，

由此走上了反对美国和沙特政府的道

路，并在后来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

事件。由此可见，受海湾战争刺激崛

起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和“基地”组

织的发展，不仅冲击了沙特王权的宗

教合法性，同时也埋下了后来沙特外

交的重大隐患。

沙特兼具能源大国、伊

斯兰教两大圣地“护持

者”、海合会领袖和G20

成员国等多重身份，一

举一动引发世人瞩目。

图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

上，美轮美奂的沙特馆

尽显中东大国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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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伊斯兰教的和平形象

如何重塑伊斯兰教的和平形象，成

为9.11事件后沙特外交的主要挑战。沙

特“伊斯兰盟主”的国际形象受到伊斯

兰极端主义的极大影响，美国也不断指

责沙特的伊斯兰组织与恐怖组织关系密

切。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地位上升，

以及伊朗试图建立和主导“什叶派新

月地带联盟”，也令沙特及其主导的

海合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

对上述挑战，沙特政府采取了以下主

要政策与措施。

第一，加大公共外交，谴责宗教极

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主

义与伊斯兰教挂钩，倡导宗教与文明对

话，并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为

抵制极端主义思想对沙特民众的侵蚀，

沙特也加强了国内的宣传教育。

第二，加大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

度，并与美国进行了一定的合作，在信

息、金融和法律等领域加强了对伊斯兰

组织的监管，以切断伊斯兰组织与恐怖

主义组织的联系。

第三，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发挥沙

特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作用，塑造致力

于中东和平的国际形象。在2002年召开

的第14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沙特

提出了“阿拉伯和平倡议”，构成了目

前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解决巴以问题的

基本共识，彰显了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

广泛影响力。在沙特的努力下，2007年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签署了

“麦加协议”，使双方就建立民族联合

政府等问题达成一致。

利弊得失与左右逢源

从历史的角度看，伊斯兰教对沙特

外交的影响可谓有利有弊。从积极方面

看，伊斯兰教为沙特追求伊斯兰世界的

领导权提供了价值理念和具体手段，泛

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伊

斯兰组织、具有宗教色彩的对外援助都

构成了沙特外交独特的软实力。从消极

方面讲，中东的教派之争、宗教与世俗

之争以及激进与保守之争，又经常使沙

特卷入冲突漩涡。

沙特外交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有

两个典型特点：首先，沙特外交特别强

调伊斯兰教的合法性。这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沙特王室对乌里玛（宗教学者）

阶层的控制和利用，利用宗教法令赋予

其外交政策合法性。其次，沙特十分注

重宗教理念与国家利益的有效平衡，并

不保守僵化。例如，在处理与西方关系

时，沙特既保持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又试图使其具有伊斯兰合法性；对外推

行泛伊斯兰主义，但又不像伊朗一样采

取“输出革命”的激进方式。

在当下的中东变局中，沙特对突尼

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共和制国家

的政治变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其重要图

谋在于借“阿拉伯之春”颠覆阿拉伯民

族主义共和制政权，进而确立泛伊斯兰

主义阵营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

领导权，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历史上

泛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矛盾的

延续。而对叙利亚和巴林的不同政策，

又充分体现了沙特对教派矛盾斗争的考

虑，镇压巴林什叶派抗议，支持叙利亚

反对派推翻巴沙尔什叶派政权，其共同

目标都是维护逊尼派的共同利益，同时也

是为了肢解伊朗主导的“什叶派联盟”。

就目前而言，中东变局导致的世

俗化共和制国家相继垮台和什叶派遭到

削弱的局面，都有利于沙特增强在阿拉

伯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是，从长远角度

看，沙特的伊斯兰外交也面临着诸多

潜在挑战。首先，中东民主化进程不断

加深，无疑将使沙特保守的政教合一制

度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其次，北非国

家的伊斯兰势力（主要是穆斯林兄弟会

体系内的现代伊斯兰力量），并不推崇

沙特的政治模式，并有可能在稳固根基

后与沙特争夺伊斯兰世界的主导权。最

后，中东变局后，“基地”组织阿拉伯

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日益猖獗，尤其是

也门的“基地”势力将使沙特面临巨大

的安全威胁，并有可能对沙特与西方的

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本刊资料


